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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散”为中医药传统剂型之一，随着现今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传统剂型以其节约中药材资源、节约能源、工艺制备

相对简单、使用方法多样等独特优势，又重新引起关注。其中煮散能节省饮片用量，并节省大量煎煮时间，从而大大节约资源

和能源，且服散、外用散、药茶具有简、便、易、廉等优势。试从散的历史沿革，古今工艺制备，现代动物和临床研究，煮散、服散、

外用散等优势，以及推行“散”亟待解决的问题方面做一简要的概述，以此对“散”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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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过筛的不同，“散”分为最粗粉、粗粉、中粉、
细粉、最细粉、极细粉［１］。面对目前中药材资源匮
乏，药价日渐上涨的现状，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
如何制备一种使用剂量相对较小，价格相对适宜，以
及厂家生产、患者携带与服用皆简便的剂型，已成为
时代的迫切要求。传统剂型中的“散”以其独特的优
势逐渐引起重视。
传统剂型中的“散”与现代“散剂”概念不同。传

统剂型的“散”包括了煮散、服散、外用散、药茶等，而
现代“散剂”的概念根据最新２０１０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相当于传统剂型中的“服散与外用散”。

１　“散”的历史沿革

１．１　煮散
“散”在中药的发展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天工

开物》记载，战国时期冶金术的出现都与散的制备有
着密切的关系，在马王堆３号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
病方》中就发现其中有“入三指一最（撮）”、“（舂）木
臼中，煮以酒”等有关以酒为溶媒的“煮散”记载，与
此同时出土的《养生方》《胎产方》《杂疗方》及稍晚于
《五十二病方》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皆有关于散的
记载［２］。《中藏经》对散的描述，如“太上延年万胜追
魂散”、“槐子散”、“三生散”等。《神农本草经》序中
对剂型的总结时亦提到了散，言：“药性有宜丸者，宜
散者，宜水煎者……”。
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对散的使

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过初步统计在《伤寒杂病
论》２６０首方中，散共有３８方，约占１４．６％，其中以
散命名的有３６首，２首以汤剂命名，《伤寒论》占９

方，《金匮要略》有３３方，两书中共同含有瓜蒂散、白
散、五苓散、文蛤散４方，其中单味散有文蛤散、头风
摩散、鸡屎白散、蛇床子散、烧褌散５首，复方散剂

３３首。散剂服用的溶媒大多为水，亦记录有以“酒、
白饮、鸡子黄、大麦粥汁、粥、浆水、香豉汁、沸汤”等
为溶媒。
煮散指原药材或饮片打为粗粉，然后经过煎煮

滤过药渣获取药液的方法。《伤寒杂病论》中“煮散”
方剂如薏苡附子败酱散、半夏干姜散、风引汤和半夏
散等，但所有的煮散方剂未提“去滓”，即未明确提出
是否过滤去掉药渣。明确提出中药“煮散”一词首见
于《备急千金要方》，书中以“煮散”命名的方剂共有

１３个，在《雷公炮炙论》对当时修治药材亦多有“细
或捣细，以便于煮散”的记载，可见“煮散”在唐代得
到了发展［３］。
唐末至五代十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天下四

分五裂，造成中药材极度匮乏，且交通堵塞，中药材
难以运输。为了节省药源以及充分利用药材，中药
“煮散”得到了越来越多医家的重视［２］。北宋庞安时
在《伤寒总病论》这样论述到：“唐遭安史之乱，藩镇
跋馗，追至五代，四方药石，鲜有交通，故医家少用汤
液，多行煮散。又近世之人，嗜欲益深，天行灾多，用
药极费。日月愈促，地脉愈薄，产药至少。何以知
之，安时常于民家，见其远祖所录方册，上记昔事迹，
其间有广顺年，巴豆每两千二足，故以知药石不交通
也。且温疫之病，周官不载，斑疮豌豆，始自魏晋，脚
气肇于晋末，故以知年代近季，天灾愈多，用药极费
也。碧石、曾青之类，古人治众病瘤瘾大要之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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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大人家尚或缺用，民间可知矣。人参当皇裕年，
每两千四五，白术自来每两十数文，今增至四五百，
所出州土，不绝如带，民家苗种，以获厚利，足以知地
脉愈薄，产药至少矣。汤液之制，遭值天下祸乱之
久，地脉薄产之时，天灾众多之世，安得不倍惜而为
煮散乎。”［４］可见当时的历史原因促进了“煮散”的发
展。
时至宋代，由政府主持编纂的《太平圣惠方》《太

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三部官修方书收载了
大量的“散”方，甚至把原来的汤剂亦改为“煮散”，
《圣济总录》更有言：“近世一切为散，遂忘汤法”。沈
括在《梦溪笔谈》亦言：“古方用汤最多，用丸者散者
殊少。近世用汤者殊少，应汤皆用煮散。”庞安时在
《伤寒总病论》亦说：“近世常行煮散，古方汤液存而
不用。”如平胃散剂、逍遥散剂、二陈汤、四物汤等。
除了当时的官方医书外，民间医家的方书如陈自明
的《妇人大全良方》、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陈言的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及《济生方》、《普济本事方》
等都收载了大量煮散的方剂。
在宋代“煮散”这一剂型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

也引起了一些医家的质疑。如《苏沈良方》就提出
“散剂使用剂量小不如汤剂药力峻猛”、“药液浑浊，
难以服用”、“易于沉积，容易焦糊”等。寇宗奭在《本
草衍义》中对药物小剂量的应用也提出了质疑。宋
代以后，药材供应和饮片形式逐渐得到恢复，药物切
制的粒径和剂量亦增大，汤剂的使用又得到了推
广［５］。
金元明清时期，饮片的普及逐渐取代了煮散剂

型的使用，但散剂的运用仍然存在。作为金元四大
家之首的刘完素亦擅于运用散剂，如凉膈散、防风通
圣散、双解散等。元朝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亦有关
于散的记载，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的鸡鸣散，元代
朱丹溪《丹溪心法》的玉屏风散，清代吴鞠通《温病条
辨》的银翘散，程国彭《医学心悟》的止嗽散等都是经
典的“散”方［６］。另有一些学者考证认为，中药饮片
兴起于明代，金元时期仍沿用宋代的煮散［７］。
近代医家蒲辅周先生亦重视煮散，《蒲辅周医疗

经验》中论述药必适量，不宜过大时说：“我对于慢性
病，调其所偏，补其不足，推荐煮散。如五积散每用
五钱至一两，使用适当就能治不少疾病”［８］。

１．２　服散
散亦可吞服或冲服即“服散”。服散指原药材或

饮片打为细粉的散不经过煎煮这一加工过程，直接

用水或其他溶媒送服的方法。《黄帝内经》十三方中
有关于“服散”的相关描述，如《素问·病能论》论述
泽泻饮说：“有病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
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风。帝曰：治之奈何？岐
伯曰：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
饭。”即为将泽泻、白术、麋衔三药混合研为细末，剂
量约“三指撮”，饭前空腹服［９］。
统计发现《伤寒杂病论》内服散３８首方中大部

分方剂为服散。如五苓散，观《伤寒论》第７１条五苓
散方后煎服法“上五味，捣为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
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即为用白米汤送服“药
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服石散”盛行，人
们为追求延年益寿而采取药石研散服用。如当时的
“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等，皇甫谧的《寒食散
论》，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等对此都有记载，后因
药性猛烈，副作用日益凸显而逐渐衰落。
近代章太炎把《金匮要略》升麻鳖甲汤方小剂量

运用改作服散以治猩红热［１０］；经方大家曹颖甫在临
床中重视《伤寒论》原用煎服法，如在应用十枣汤时，
亦将大戟、甘遂、芫花捣散，用枣汤送服［１１］。

１．３　外用散
散还可以外用即外用散，指原药材或饮片打为

细粉外敷于肌肤之上。《伤寒杂病论》中有蛇床子散
“温阴中坐药”，王不留行散言：“小疮即粉之”以及头
风摩散“沐了，以方寸匕，已摩疢上，令药力行”。

１．４　药茶
随着散的推广以及认识和应用的深入，人们又

发现了“药茶”这一新用法。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
要方》中约有１０余首关于药茶用法的方剂，如“竹茹
芦根茶”，以及《外台秘要》的“代茶新饮方”［１２］。
此外，纵观历代医家细药均用丸、散、膏、丹，可

知细药用于治疗疾病几乎皆先制为散。细药指药材
中贵重或有剧毒类的药物，如冬虫夏草、麝香、马钱
子、甘遂、大戟等。

２　“打散”工艺

２．１　古代散的工艺
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中提到

的“冶”、“齏”及《黄帝内经》十三方中论述小金丹的
制作过程时言：“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
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顺日研之三日，炼
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
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提到了
“研”皆为古代将药物制作为散剂工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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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中对原材料加工为散最多的方式
有“捣”和“杵”，如五苓散、牡蛎泽泻散、四逆散剂方
后注“捣”为散，枳实芍药散、当归散、半夏干姜散为
“杵”为散。张仲景亦提到了“ 咀”即指用刀斧及砧
板将药物砸、切细碎，“剉”等加工方法，如桂枝汤、葛
根汤的加工法为“ 咀”，麻杏苡甘汤、防己黄芪汤的
加工法为“剉”。但有学者提出，“ 咀”和“剉”乃是
加工为饮片的方法，不是加工成散剂的手段［１３］。

《神农本草经》和《雷公炮炙论》两书中皆提到了
“散”，但对其工艺的具体过程几乎未有论述。在唐
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到了“捣，然后过筛
的方法”，如在论述“丹参牛膝煮散”时言：“上十八味
捣粗筛……”。
对《济生方》《博济方》《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寿

世保元》《审视瑶函》做初步统计发现，书中未明确指
出加工为散的方法，皆言以“为细末”。《圣济总录》
中制散的方法有“捣罗为散”、“捣研为末”、“捣筛为
粗散”、“捣细罗为散”，但约９０％仍以“为细末”统而
言之。《普济方》所言散的加工法有“剉散”、“捣罗为
散”、“罗为细散”、“ 咀为粗散”、“细杵，罗为末”、
“研（多为矿物类）”，仍大部分言以“为细末”。《太平
惠民和剂局方》关于散剂制作工艺论述最多，有“捣
为粗末”、“细研”、“捣，罗为末”、“ 咀为粗散”、“剉
散”、“杵，罗为细末”、“上件拌匀，入于银器内，用水
过三指许，以慢火熬令水尽，焙令干，杵为细末”、“
为细末”、“上件剉碎，拌匀，以水浸过面上半寸许，煮
令水干，取出焙燥， 为细末”、“入研，过罗为细末”、
“上八味，剉碎，以好米醋于瓷器内用文武火煮，令
干，焙为细末”、“上剉碎用瓮罐内烧存性， 为细
末”、“上等分，炒为末”，“杵为散”。

２．２　现代散的工艺
现代加工成散剂多运用机械化的仪器，如今市

场上的加工仪器有低噪音脆性物料粉碎机粉碎为

６０～１８０目，油脂物料粉碎机８～５０目，粗碎机１０～
２０目，超微粉碎机１５０～４００目，小型超微粉碎机

１５０～４００目，超细粉碎机８０～４００目，小型超细粉
碎机３０～１５０目，高速中药粉碎机６０～１２０目，小型
珍珠粉碎机２０～８０目，固体样品粉碎机６０～１８０
目，食品粉碎机６０～１２０目，台湾产小型超微粉碎机

ＨＭＢ－７０１根据材料不同有３００～１３　０００目，ＦＤＶ型
低温冷冻粉碎机１２０～５００目，中药超微粉碎机

ＺＮＣ－４１０有５００～１０　０００目等。尽管现代粉碎加工
技术较古时有了飞跃式的提升，但在打散剂方面的

专用性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不同仪器有着自身的
优缺点，需根据临床实际选择不同的加工仪器，甚则
开发新的仪器。

３　“散”的现代研究
散在现代临床及研究中亦有多种运用，亦可内

服和外用，但大量的相关文献表明“煮散”逐渐成为
研究的方向。

３．１　动物实验
陈永辉等［１４］通过研究煮散对二硝基苯酚致热

大鼠体温的影响、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对
大鼠蛋清性足拓神胀的影响及其与原汤剂的疗效差

异的比较，结果表明，麻杏石甘汤经改革剂型为煮散
后，对２４－二硝基苯酚致热大鼠有明显解热作用，
对二甲苯、蛋清液所致炎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作
用强而持久，说明煮散具有较强的解热抗炎作用，是
提高疗效，节约药材，简便易行的有效方法。
张杰等［１５］探讨清毒退热煮散对内毒素性发热

家兔血浆和脑脊液ｃＡＭＰ水平的影响，将３２只新
西兰家兔，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内毒素组、清毒退
热煮散组和治疗组，观察各组动物体温、血浆和脑脊
液ｃＡＭＰ水平的变化。结果表明，与正常对照组比
较，内毒素组体温、血浆和脑脊液ｃＡＭＰ水平皆明
显增高。与清毒退热煮散组比较，治疗组体温、血浆
和脑脊液ｃＡＭＰ水平明显增高，但不如内毒素组升
高明显。认为清毒退热煮散对内毒素引发的家兔发
热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焦立红等［１６］比较传统煎煮、煮散、机器煎煮、配

方颗粒调配４种方法制备的四物汤汤剂对血虚小鼠
的补血作用，方法采用环磷酰胺１６０ｍｇ／ｋｇ腹腔注
射＋乙酰苯肼６０ｍｇ／ｋｇ皮下注射，造成小鼠的血
虚状态，以小鼠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为指
标，观察用４种方法制备的四物汤对此模型小鼠的
作用。结果显示，机器煎煮所制的四物汤疗效相比
煮散剂、传统煎煮、配方颗粒调配更为显著。但又提
出在临床常用量条件下，４种方法制备汤剂的疗效
未呈现差别。

３．２　临床研究
研究者通过煮散与传统汤剂及在原用药的基础

上加用煮散后的疗效对比，观察煮散在现代临床中
的运用。
沙汉玲等［１７］观察消银１号（药物组成：紫河车、

北豆根、牡丹皮、赤芍、知母、甘草、蝉蜕各１０ｇ，白
花蛇舌草、白鲜皮各１５ｇ，土茯苓、生地黄、忍冬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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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草、板蓝根各３０ｇ，白茅根５０ｇ。将上药过筛去
泥土杂质，恒温烘干，用电磨机把饮片打成２～
３ｍｍ的颗粒状，调匀分装，每剂１００ｇ，置阴凉干燥
处）煮散剂治疗银屑病１２０例。服用方法：将消银１
号煮散剂１００ｇ用冷水３００ｍｌ浸泡１５ｍｉｎ，煮沸后

２～３ｍｉｎ，过滤取汁２００ｍｌ，再用冷水１５０ｍｌ，煎煮
沸后２～３ｍｉｎ，取汁１００ｍｌ，两煎共得３００ｍｌ，每日

１剂，分两次服用。结果显示，治疗组和对照组疗效
虽无明显差别，但从实验观察中发现，煮散剂只用

１／３的饮片量，就能获得预期的治疗效果，说明煮散
的药物浸出量明显高于饮片剂，并能节约药材，缩短
煎药时间。
以上现代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中，尽管一些结

果显示煮散剂与汤剂在疗效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但大多结论表明，散剂中的“煮散”相对于汤剂而
言具有更好的疗效，且煮散在中药的“简、便、易、廉”
上占有优势。

４　前景与问题
首先，煮散与汤剂皆可以用于煎煮，能够同汤剂

一样辨证论治、三因制宜、加减方药用量。在煎煮过
程中，煮散能以汤剂饮片１／２～２／３的剂量而达到同
等的疗效，从而有效地节省了中药药材。
相关文献已有此方面的报道。蒙光容等［１８］对

散剂复方湿疹汤进行了粗末与饮片入煎总浸出物黄

芩苷进行了含量测定，结果表明粗末煎煮的黄芩苷
含量是饮片入煎汤剂的１．３７倍左右。任大伟等［１９］

学者对小青龙汤粗末煎煮与饮片汤剂主要成分的浸

出情况由紫外光谱，薄层扫描显示，二者相同的化学
成分中麻黄碱、伪麻黄碱、芍药苷、甘草次酸含量分
别是饮片汤剂的３．２２、２．２６、３．６２、３．７１倍，且溶出
稳定。李冀湘［２０］对六味地黄汤的煮散和传统汤剂
的煎出率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两种剂型总浸出
物的煎出率及用高效液相测定两种剂型中的马钱苷

煎出率。结果发现，六味地黄汤煮散的总浸出物量
及马钱苷的煎出率都高于传统汤剂，表明应用中药
煮散可达到节约药材，提高中药使用率的目的。蔡
光先等［２１］通过研究２８味常用中药饮片汤剂与散剂
的用量，结果发现，２８味常用药物在散剂中用量明
显减少，约为汤剂用量的１／３～１／５。张晓平［２２］在对
中药袋煮散治疗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研究中，袋煮散
制备按汤剂药量的１／２～１／３量处方，结果表明，中
药袋煮散治疗病毒性肝炎疗效与汤剂相当。
同时我们在“若干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项目

下所展开的对葛根芩连汤煎煮工艺的研究，从已有
相关数据得出煮散约节省１／２～１／３药材，而且能够
节省煎煮时间，这样对煎煮所消耗的大量能源也是
有效的控制措施。
目前我国有效耕地面积有减少趋势，而中药材

的产量与耕地密切相关。受强劲需求的影响，中药
材及饮片的需求大幅增长。如能按１／２～１／３有效
节省药材，到２０１５年将可节省约６００亿～９００亿
元。其次，散的制备工艺和设备相对饮片、颗粒、胶
囊、注射剂简单。再者，煮散、服散、外用散、药茶等
的使用方法灵活。
散有以上如此多的优越性，但也存在着一些不

足的方面：第一，现今中医药行业中，切制饮片的煎
煮仍然是中药材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研究散的优
势从而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即饮片变为散剂或原
材料直接打散剂进行煎煮、内服或外用仍需要一段
时间，需要国家对中医药行业政策上的宏观调控。
第二，打散工艺制备亟待研究。尽管现代科技已经
发明了多种中药材的粉碎机，但对煮散、服散或外用
散大小粗细应控制在什么范围缺乏一定的标准，以
及中药材打散的专用工具器械缺乏规范。第三，关
于散的煎煮工艺目前亦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散的加
水量与饱和度；煎煮时间；药物是否仍需先煎、后下
与提前浸泡；温度与气压及浓缩量等问题。第四，散
的不易储存、鉴别困难、入药易糊等问题尚需解
决［２３］。尽管现代散的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散自
身独特的优势已引起越来越多医家的关注，相信通
过对散优势的不断挖掘，以及将来散的产业化，“散”
这一古老而又传统的剂型将成为医院、药店、家庭的
常用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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